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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虚掩着的隔间门被打开时，凯文德布劳内正在往自己的阴道里塞一根卫生棉条。

突如其来的刺痛从小腹传来，德布劳内把即将被传出去的球停在脚下，趁着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他行动上突然的停滞，快步跑到教练身边打报告说需要去一趟洗手间。德布劳内迅速逃离了训练场，庆幸今天穿的是黑色的训练裤，就算来不及处理也不会弄脏浅色衣物。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出糗那么简单，这是他必须要隐瞒到死亡那一刻的秘密。他来到更衣室，确定没有任何人在场后打开了他的储物柜，在他紧紧拉着的背包里翻找，在只有他能找到的夹层里，有一包没有拆封的卫生棉条。德布劳内拆开包装抽出一根，紧紧攥在掌心，最后把手藏在衣袖之下。

四下无人是最好的环境，他奔跑着溜到洗手间的男厕，像一只被吓到躲避着行人的猫，藏进几乎没怎么有人用的隔间，过于急迫的心情让他忽略了在他翻找时正站在更衣室门口那高大又瘦长的身影。

德布劳内用最快的速度解开腰带褪下训练裤，原本干净的纯白内裤上被有些许粘稠的血液洇湿一小块布料。他浅色的眉头皱起来，小腹隐隐的痛牵动着他敏感的神经，未发育成熟的器官叫嚣着让德布劳内重视起来，因为他拥有、因而要承受，即使是非正常、非自愿的，惩罚或者馈赠。

绝非馈赠。德布劳内咬牙忍着开始翻涌的胀痛，将圆柱形的棉条抵在狭窄的阴道口，缓慢地撑开软肉往里塞，细细的一根棉线垂在紧绷的大腿内侧。这是赤裸裸的折磨，让他不得不忍受本可以不用承受的一切，面对着无法被忽视的多余徒生羞愤与恼火。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德布劳内称之为一场意外、是把他钉在耻辱柱上的时刻，松动的门把手是最大的帮凶。

他注意到门外停着一双足球鞋，他来不及辨认恐慌感就在心中升腾，可是棉条才刚被塞进去半截，尖锐的疼痛让他的额头冒出冷汗，最后下狠心用力把剩下半截用蛮力顶了进去，发出痛呼的同时快速提上了裤子。

同一时间门被推开，德布劳内庆幸来人是他在俱乐部最熟悉的朋友，却也是他最不想在此刻看到的一张面孔。库尔图瓦的表情平静到吓人，似乎这种急于遮掩什么的慌张心情只是德布劳内的独角戏。他尽可能地不去在意下体的疼痛，但存在感太强烈，使得他推开库尔图瓦的手蓄不上力气，犹如小猫留下的浅显抓痕一样无法被放在眼中。德布劳内才发觉原来库尔图瓦比他印象中更高、力气也更大，即使身型瘦长，他也根本撼不动丝毫。这不合理，明明他们经常在一起，并排站着或者紧挨坐着，练习射门时的对峙，都没有此刻他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强烈。或许是因为他那一直以来不为人知、却被强硬地拨开浮萍，致使其浮出水面的秘密让他处于弱势，或者是身体不适把他的锻炼成果暂时地减半，他都无法逃离半分。库尔图瓦的身躯就这样立在德布劳内面前，投落一片阴影，无辜的眼神似乎在为自己辩解，开口时还处于变声期的嗓音开始渗进他冒着汗的毛孔，放低的声调又带着一点撒娇和关心的味道，迷惑着德布劳内被痛感鞭笞的大脑。

“凯文，我看到你急匆匆地离开了训练场，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我跟了上来。”库尔图瓦开口，却没挪动任何一步，不作任何退让，视线直勾勾地定着在德布劳内充斥着惶恐与紧张的浅蓝色眼眸中，“你还好吗，凯文？”

德布劳内的心脏重重地跳，几乎要冲破肋骨跃出他的胸腔，守门员过大的手掌抚上他的肩膀时，闭上眼的瞬间，抽痛的小腹提醒着他，这是一场对皮肤血淋淋的剥落而并非发自内心的坦白，犹如一条砧板上的鱼，与他的隐私挂钩的一切将贯穿他的一生并如影随形。

库尔图瓦的手掌游离到他的臀尖时，德布劳内在想什么，滚烫的体温隔着布料传递到他的皮肤表面，对于未知的惊惧情绪没有消减半分。他祈祷那双手就停在这里，然后收回，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一前一后地离开这个隔间，然后再关上这扇不那么好用的门，连带着德布劳内的秘密，永久地封存在这里。

但很显然，库尔图瓦不会选择这两全其美的方法。他凿开冰层，让这片表面结了冰的湖摇摇欲坠，站在上面的每一刻都会看到不断增加的裂痕，德布劳内在湖心，唯一能做的只有无奈地等待着溺水。

“蒂博...不可以、不能这么做...”德布劳内的双臂蜷曲，手掌抵在库尔图瓦胸前推拒，年轻门将的手臂有力，像无法挣脱的枷锁一般桎梏着他，态度强硬、不容拒绝，与平时在他身边总是开朗的友人判若两人。

难道这一切都是伪装？德布劳内不明白，他想要逃，从这个卫生间逃出去，从库尔图瓦身边逃走，他宁愿守住秘密而不是遭受来自“好朋友”的、充满了耻辱感的凌虐，尽管他的蒂博动作和语气几乎要满溢温柔，这是一种迷惑，一剂让德布劳内理智溃退的迷药。他夹紧双腿，却被库尔图瓦用膝盖顶开，对方的大腿就这么卡在他被迫敞着的两腿中间。德布劳内含缩起来将臀部往后靠，尽量离带有侵略性质的动作远点。

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和互相暗生情愫的友人做爱没什么。可是德布劳内尴尬地处在这两种性别的交叉点，不被承认或接纳的处境，让他自从发现自己是个异类以来悲愤地接受着这份“与众不同”。这让他的人生走向岔路口，从起跑线开始就是错误的。而现在他费尽心思想要隐瞒的一切，就这么暴露在一个他信任的人面前，在库尔图瓦把他还没来得及系上腰带的训练裤拽下来时，德布劳内的眼角滚出一滴泪。

库尔图瓦捕捉到了这一颗小小的泪珠，来自他怀中有着金头发、浅蓝色眼睛的好朋友，但他选择不以为意。什么是好朋友？想着他白皙的身躯和紧致饱满的屁股打手枪？还是在后背拥抱的时候蹭到臀缝时硬起来？如果这都算友谊，那么和最好的朋友做爱也是天经地义。他库尔图瓦才不会止步于此，更何况他的凯文生长着一个惊天秘密，在垂着一根棉线的腿中间，皮肉下因为紧张微微颤抖的肌群，库尔图瓦摸得到，棉线被他绕在指尖玩耍，殊不知拉扯中让德布劳内的阴道泛起痛痒。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甚至蹲下来，自下而上地用湿润又忠诚的眼神凝望着德布劳内，后者则喉结滚动，一次紧张的吞咽，无处可放的羞愤几乎要把他的耳尖和面颊烧穿，私处在毫不掩饰的直白目光沐浴下发烫。库尔图瓦只是在观察、在感叹，他的好朋友凯文，安静淡漠的外表下充满淫欲的身躯，粉白的半勃性器与一道肉缝同时出现在双腿中间，过分奇异的景色让库尔图瓦用指尖去触碰，轻轻拨开两片阴唇，顺着垂落的棉线找到那根被塞在阴道里的棉条。

那么凯文是男人还是女人？库尔图瓦才明白为何德布劳内已经快要成年却仍然处于变声期，在每个月总有一天因为身体原因缺席训练，浑圆的臀部，纤细的腕部，并不算大的骨架，一切都有迹可循。库尔图瓦一边往外扯着棉线，一边将一切都串联了起来。之前他和某任女朋友做爱时会避开经期，可是此时德布劳内却没拒绝，库尔图瓦那名为满足欲的沟壑被填满，他确信他是德布劳内心中最重要的一个，助长他的变本加厉。

库尔图瓦坏心思地将棉条扯出来一点又塞回去，仿佛这是他的手指，正在德布劳内的穴里作祟，不依不挠地磨着过分娇嫩的内壁，甚至被他的指尖顶到更里面，又被他拽着棉线缓缓扯出来只留一小截含在其中，来回反复地模拟用手指抽插。他比德布劳内知道更多性知识，大部分来源于他的亲身实践，但库尔图瓦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凯文更曼妙，他认为德布劳内就应该是这样，在反差之下被馈赠了性的中庸。他发现到的秘密，他重视并喜欢着的朋友，他合该享用这份绮丽，德布劳内的一切都应该被他独享。

被摩擦的痛感和麻痒折磨的德布劳内只能用手按住库尔图瓦的肩膀，自暴自弃似的不再去纠结私处的暴露，他从来都无法拒绝蒂博，至少以前和现在是这样。他那阳光开朗、直白又受欢迎的朋友，与他的沉稳寡淡、人际关系狭窄完全相反的蒂博，垂下的眼角让他无法反驳一切。酥麻的快感从下体传来，德布劳内鼻腔发出微弱的哼声，腿根夹住了库尔图瓦的手。

卫生棉条从阴道口脱出时只带着一点血液，或许是因为这一轮周期才刚刚开始，子宫的阵痛只是一个预警。

库尔图瓦的胯下硬得发痛，青春期最热烈的性冲动蓬勃地抬起头，撑起了侧边沾着草屑的训练裤。他扯下裤腰，性器从内裤里弹出来，库尔图瓦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如果德布劳内想听，他甚至可以大方诉说是如何意淫对方的。垂下眼像小狗，甚至不用说出请求，就能轻而易举地拿过德布劳内的手，白皙、纤细、骨节分明，在他的大脑里无初次为他手淫的手，正被他握住包裹着自己勃发的阴茎，缓慢地前后撸动。德布劳内的手心散着热，和他泛起粉色的肌肤没什么不同，他想挣脱那双大手，无果，只能被胁迫着紧裹烫得吓人的性器，用掌心套弄着。他又怎么会做手活，仅有被掌控着为朋友手淫，甚至这根灼烫的阴茎不仅仅会触到他的肢体，或许还会插进他的体内。德布劳内不敢再继续往下展开，他的阴道却因为自己那有些下流的遐想分泌出一点液体，这让他感到无助。

库尔图瓦低喘着放开那只连关节都透粉的手后，前端的铃口已经溢出一点清液，脸颊有一丝不自然的红晕，说到底他也才不到十七岁，性欲在这具还依旧算得上稚嫩的身体里初露端倪，就被他放纵着肆意发酵，如今蔓延至德布劳内身上，像爬墙虎一样在他白皙肌肤上缠绕、收紧，勒出红痕。

当那根尺寸可观的阴茎抵在女穴的入口时，德布劳内感受到一种微弱的窒息感，让他下意识掐住库尔图瓦的手臂，紧绷着的小腹内涌动着一股热流，亟待流下但似乎因为冠头的阻挡并不顺畅，实际上是体液而非经血，比红色更早到来的是透明，就像温热又尖锐的疼痛里分娩出了紧张的快感，即使那是个还未发育成熟的器官，但这并不代表生理期一旦被扰动就过分旺盛的性欲不会消失，本还垂落着没什么精神的阴茎勃起了。

可恨的，德布劳内恨着自己，在被无声威胁着的时刻却被这个器官牵引出些别的，甚至是在公共场所，与他的规则和道德感相悖，但他却没办法怪罪。库尔图瓦的手掌揉着他的臀肉，他只有微微张开双腿，不成想被人当成了邀请，被耳鬓厮磨的温热呼吸激得身体发软的德布劳内，酥软的脊椎和双腿只能让他身体前倾靠在蒂博身上，把羞红的面颊藏在身前人的颈窝，无可奈何地感受着被顶进半截的性器。

撕裂感比塞入棉条时更甚，阴道太窄太紧，疼痛和异物感都叫嚣着想要把肉棒推出去。库尔图瓦不是没做过爱，相反他已经和好几个女孩上过床了，但是和凯文，这是第一次，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朋友出乎意料地拥有着两副器官，更来自于他那旖旎的性幻想，无数次臆造把凯文压在身下贯穿，他甚至认为这是对他的恩赐。穴道过分紧致和濡湿，库尔图瓦被阻碍在半程，却仍然感受到前端触碰到的软肉正颤着，明明是推拒，却吮着龟头欲拒还迎地暗自邀请着他进入。他垂眼，用侧颊去蹭德布劳内金色的脑袋，尽量地给予安抚，好让他怀里正脆弱着的小猫感受到一点安全感。库尔图瓦总是自以为是地做着些什么，似乎忘记了是因为他的狡猾才让这个秘密被迫浮出水面。

“凯文——”库尔图瓦耐心有限，急不可待地将进入了前端的性器向里推进，他咬紧后槽牙，上下切面似乎嘎吱作响，挺腰拓开层叠的软肉，略微粘稠的经血和体液起到了润滑作用，进入的过程还算顺畅。只是过于狭窄的阴道还是难以承受被撑到几乎会裂开的胀痛，德布劳内喉间泻出痛呼，倒吸一口冷气用掌心罩上酸胀的小腹。库尔图瓦不给他适应的机会，冷不丁地上顶把整根嵌进雌穴中，剧烈的痛感让德布劳内一瞬间在眼眶里蓄满眼泪，沾湿了他金色的睫毛，几乎是压抑地尖叫着，求着库尔图瓦不要做了，那让他很痛，他很怕痛。

同一时刻库尔图瓦正沉浸在被湿热包裹着的快感中，又怎么会理会凯文颤着声的请求，因而他只是紧紧把德布劳内抱在怀中，框住侧腰的手掌在皮肉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然后下滑到臀尖，轻轻地、丝毫没有用力地拍出响声，又顺着大腿根部游走。一直低着头让他的颈椎有些酸痛，他想着应该改变姿势，能让他不这么累又能爽的体位，可是这间狭窄的隔间限制了发挥，他的友人又因为痛感伏在他的肩头轻轻啜泣。

第一次吧，他不记得凯文有交过女朋友，凯文甚至不会参加派对，还曾被同学和队友调侃是毫无性经历的雏鸟，他的朋友也只是红着脸摆手，不作任何辩解。库尔图瓦几乎被自己的猜想熨帖得找不着北，或许凯文的前面会因为解决生理需求用过，但隐蔽的阴部却只有德布劳内自己和他知道，这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意味着他首先享用到了这个能带来快感的器官，甚至在无套的情况下，破开了从未有人进入过的地方，成为在肉壁上摩擦并做下标记的第一个人。

库尔图瓦甚至感到雀跃，一丝饱含占有欲的疯狂萦绕在他的胸腔，透过瞳孔折射出琥珀色的业火。

滚烫的体内分泌出汩汩水液，德布劳内正努力适应着初次做爱时被填满的痛，库尔图瓦的物件并不小，可以说得上是尺寸可观，和他的身高似乎成正比。他吞纳得太辛苦，忍不住要下滑的身体又被蒂博那双大手托住，被钉在双臂之间动弹不得，上翘的性器缓慢地抽送，轻轻碾磨过德布劳内从没有触碰过的地方，一瞬间腰软了下去，不知来处的酥麻感在他的脊椎攀爬，有些奇怪，却让他有种莫名的舒服，痛感似乎也被转化成了又软又痒的黏腻感觉。他只是摆摆腰动了一下，阴道已经适应了阴茎的形状，开始不知羞耻地收缩吸吮。

德布劳内初尝禁果，因为经期涌动的欲望变得顺利。但库尔图瓦沉得住气的时刻止步于此了，暴露出本性的他钳制住凯文的腰身，在挺身的同时按下腰胯，阴阜与会阴紧密贴合，不出意料地，德布劳内发出一声短促却高昂的呻喘，手臂紧紧环住了库尔图瓦的脖颈。

“凯文真的是第一次吗，为什么这样会吸，淫荡的凯文...”库尔图瓦嘴巴里没什么好话，臊得德布劳内的泛起不自然的羞红与燥热，他料想自己应该又像刚踢完球一样了，从血液里渗出的情热均匀地铺满他的每一寸皮肉，充满色欲的颜色在关节处格外浓烈，他被库尔图瓦托起膝弯，双脚离地之后重心整个转移到上半身来，他只有紧紧搂住门将，双腿用力缠在对方精壮的腰腹，才不会让身体下坠得更厉害，以免把肉刃吞吃得更深。

但代价是他完完全全被库尔图瓦掌控了。

门将的手掌真的很大，几乎一只手就能罩住一瓣臀肉，不依不挠地揉捏布满指痕，紧接着是一下掌掴，扇得臀尖直抖。他听着德布劳内在他肩头呼痛，阴道因为突如其来的刺激猛地收缩，让他呼吸一滞差点交代在里面。库尔图瓦重重地深呼吸稳定心神，再不能秉持着良好的作风，挺腰抽送的频率快了起来。

浅显的敏感点，一旦找到就永远记住位置，库尔图瓦的学习能力不容小觑，本就带着弧度的肉刃更方便了他对那一点展开攻势，龟头每次擦过那处德布劳内都忍不住颤，自此被强行插入紧涩阴道的痛感全部被消磨和代替，奇妙的浪潮名为快感，他初次体验到的、能瓦解神智的感觉。粗壮的阴茎似乎填满了他的小腹，被占有的饱胀感，抽插摩擦着阴道黏膜带来的爽利，足球鞋中的脚趾忍不住蜷缩，挂在脚踝的裤子摇摇晃晃。库尔图瓦紧紧箍住窄瘦的腰肢不放，借由德布劳内自身的重力与他自己的施力按下，他的凯文用女穴包裹着他的性器，犹如一颗成熟的烂软甜柿般的身躯在他身上颠簸，在情欲中上下起伏、摇摇欲坠。失掉频率的顶撞也让真实的库尔图瓦显现，再怎么有经验他也不过是个意气用事的青少年，花样翻过来覆过去只有那些，最渴望的依旧是浓烈汹涌的快感。一次又一次，连阴囊都拍打着臀瓣，抽插之中涌现更多热流，不加遮掩的低喘从库尔图瓦的唇角吐露，湿热温暖又紧致的环境几乎要让他疯掉，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丝不挂的德布劳内，思考着下次是否应该让金发少年脱光。

德布劳内感受到一种溺水般的快感，与他套弄前端时全然不同，来自于身体深处被搅弄被摩擦被不依不挠地碾磨的爽意，小腹肿胀着被他的好友用性器填满，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占有，过长的阴茎似乎已经顶到了宫口，他的腹部酸软得几乎抽痛，他只能带着哭腔哑着嗓子叫出来，同时又要压抑着声音防止分贝过大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硕大的性器不停地在他体内进出，他甚至能感觉到随着抽插从穴口溢出的液体沾满了他的腿根，粘在皮肤上的黏腻触感无法忽视。他摸上颤吐着前液的阴茎抖着手套弄，但他被操得没什么力气了，先前还能揽住库尔图瓦肩膀的手只能脱力垂在身侧，止不住的呻吟让他的嗓子更哑了。

“蒂博...要去了......！”他抓紧正在他体内驰骋的少年的衣领，指节用力到泛白，源源不断的淫液自雌穴深处分泌，下腹突如其来的紧绷和震颤引得德布劳内射出半透明的精液同时迎来了潮吹，处于不应期的穴道收缩着把库尔图瓦的阴茎吞绞得更深，湿淋淋又紧致的环境几乎让年轻的守门员爽得低喘。

库尔图瓦已经濒临释放边缘，脑中紧绷的细线被绞紧的快感拨动着，混乱却闪耀着的白光在深顶几下后绽开宣告理智被性欲摧毁到达峰值，滚烫而浓稠的精液被跳动的阴茎射到不能更深的地方，德布劳内的大腿痉挛着迎接性高潮。

两个人犹如摇晃在吊桥，颤颤巍巍地从这端到达彼端。

高潮余韵还在四肢百骸中流窜瓦解每一寸神经，被汗液沁湿的上衣在拥抱里依旧有着一丝凉意。德布劳内被门将放下来时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过载的快感来说既是欲望的登顶也是体能的消耗，意识的溃散几乎让他不自觉翻起了白眼，被撞破的秘密扩大化变成另一种更具有情色意味的形状，羞耻感被碾碎化为乌有，对往后生活的惶恐与被情欲掌控到无可奈何的绝望取而代之。

德布劳内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库尔图瓦把脸埋在他的颈窝，胸膛起伏着撞上心跳频率。混着浓白精液的经血顺着德布劳内张开的腿根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马桶水里晕染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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